
红树林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特有的胎生木本植物群落，素有“海上森林”之称。幽深

神奇、倚海而生，随潮涨而隐、潮退而现，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北海山口镇的国家级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境内，海岸线长 50 公里，面积 8000 公顷，光热充足，

港湾深入内陆，封闭好，海水污染程度低，理化性质稳定，滩涂淤泥肥沃，适宜于红树林生长。

保护红树林面积为 7.2 平方公里，共有红海榄树、秋茄、桐花树等 12 种红树林植物，是广西乃至

全国大陆海岸发育良好，连片大，结构较典型，保护较完整的红树林区。

神奇的“海底森林”

温华森

初夏，来自江浙的同行来到南国之滨北海，决意要观赏被誉为“世界第二大海底森林——红

树林”。为尽东道主之义，翌日天色朦胧时分，我们便从市区踏上往合浦山口红树林的征途。

早晨，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一望无际的、浸在大海中葱郁而长的红树林尽收眼底。我对客

人说：“红树林是生长在海边沿岸的植物，生长茂密，种类繁多，面积宽广。涨潮时，红树林被

海水淹没了一部分，故被称为海底森林。”极目远眺，红树林外是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海，蓝天碧

海，渔帆点点，景色如画；海岸处，半岛上的红树林连成一片，谡谡竞长，苍蓊绿翠，气势宏大。

我们向岸边走去，哦，千姿百态的树木枝叶缀接，根须相连。树木相间簇拥着、依赖着。汇

成整片树林将大海与陆地连接起来，大自然呈现出层次分明的色块，蔚然壮观。客人颇感神奇。

我解释说： “红树林并非一种树或一片叶子呈红色的原始森林。它是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海岸的

潮水之间的泥滩上的常绿灌木和小乔木群落。有红树、海榄、海桑、红茄冬等。主要种类为适当

盐土和沼泽条件的红树型植物，它是热带、亚热带海洋特有的植被类型。这里的红树林面积达 500

多亩，有十余种红树林植物组成。它是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五个海洋自然保护区之一。”

此时，正值退潮。于是，我们便脱去鞋袜，赤足踏进淤泥的滩涂上，走进了红树林。刚退了

潮的红树林别有一番情趣。林中大多是红海榄，小鸟在红树林中飞来跳去，嘴里不停地叼着红海

榄的果实。小蟹一听到人们的脚步声，一只只慌忙逃回自己筑的滩涂上的小窝之中。枝叶繁茂的

红树林随手可攀，遮天蔽日。红海榄的根深扎于泥滩上，盘根错节，虬根缠绕。木榄由很多条精

根构成一个硕大的根托，根托下是又多又密的须根扎进海底的淤泥中，树干横斜逸出，形态各异。

每一棵盘根虬须的天然树桩，奇形怪状，情态柔美，宛若一盆盆“天然的艺术盘景。”

正值夏季，红树林成熟的果实黄灿灿的，缀满枝头。我告诉客人： “红树林上结满的果子，

我们当地人称它为‘榄钱’，这种果实摘回去用水煮熟，在水中除去皮，用油煮炒，可做菜或饭

吃。小时候，由于这种果子便宜且好吃，家里常常买回煮螺做菜吃。现在很多酒家、餐厅将它与

鲜美的海鲜一起煮，已成为今天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了。”我告诉客人： “红树林成熟的果子掉在

淤泥里长出细嫩的树苗，它们顽强地不断地孕育繁衍，才长成大片面积的红树林奇观。”客人大

惑不解： “这么说，红树林不是人工栽培种植的？”我说： “红树林大多是野生野长的，它们



的生命力很强，均有呼吸根或支柱根，种子可在树上果实中萌芽成小苗后，再脱离母株，下堕插

入淤泥中发育为新株。”

这时，丝丝缕缕的阳光从繁茂葳蕤的红树林枝叶间隙中折射而来。碧绿滴翠的丛林中光线若

明若暗，万籁生灵若隐若现。滩洼处鱼游虾跃；淤泥中蟹爬贝蠕；树上鸟鸣蜂嗡……处处洋溢着

生息不灭的生命力。

喔，红树林，你是超脱高洁的，你远离嘈杂喧嚣的都市，默默地生长在咸涩的大海上，孤傲

地扎根于淤泥之中。红树林，你是质朴自然的，你没有高大粗壮森林的壮美，也没有争奇斗艳鲜

花绚丽，你素绿苍翠，隐而不露。红树林，你是坚韧顽强的，你从不奢望土地的肥沃，也不奢望

人们种植浇灌，你自我适应，海里生泥里长。红树林，你是正直真诚的，你不仅为鸟类繁衍生息

提供栖息的理想场所，还为鱼类、虾蟹储备丰富的食粮。红树林，你是无私奉献的，你不仅供人

们观赏、小憩，还为人类固岸护堤，防风息浪，保护农民稻田的希望……哦，红树林，你刚直的

气节，难道不应该给人类许多启迪吗？

然而，曾有人为了眼前的利益，占地搞养殖，竟然毁灭红树林。人们啊，为了维护大自然的

生态平衡，为了净化海水，保护环境，请珍惜自然界中这片珍稀濒绝的红树林吧！

渐渐地，黄昏己来临。血红的夕阳坠落大海之中，天边一片璀璨辉煌。涨潮了，海水慢慢上

涨，浸润着红树林的根须。俄顷，大海的波浪一个接一个向岸边翻卷而来，成片的红树林又投进

大海的怀抱。海风掠过红树林枝梢发出飕飕的呼啸声，与大海拍打沿岸的波涛声混然一起，汇成

一章和谐悦耳的红树林“奏鸣曲”。



遥远的红树林

杨斌凯

也许是离开故乡，才拥有故乡吧。其实究其根源，一个人的故乡可以追溯成一部历史了的。

北海，一片洁净的海，使我有了一个美丽的故乡。北方的很多同事、朋友都因为我而认识北海，

或者是因为北海而认识我。北京的所有主流媒体在旅游版的旅游线路里都有北海这个浪漫的目的

地，我甚至还带过忙完奥运会安全工作的同事们来北海旅游。我总是想，北海的海是蓝色的，沙

滩是白色的，而有一片树林是红色的。那就是红树林。

我去过北海那片宽阔的红树林，就是在山口那边的海滩上。我还去过多次咸田的海边看红树

林。有一年在北海，漓江出版社的编辑，也是作家的沈东子来北海，他还建设我为《自然》杂志

写一篇红树林的文章，只因当时我手头正赶写一本书，就笑辞了。北海除了南珠，我觉得最特别

的就是美人鱼和红树林，这些都是世界或中国数一数二的。

红树林，现在距我遥远，但更令我清晰地记得我在她面前的心情。来到海边，吹着清新的海

风，心灵清静。红树林是地球上大海里的最后一块湿地，而北海这座城市的红树林和南美洲秘鲁

沿海的一片红树林，是目前地球上最大的两片红树林，这种胎生的树木大片繁殖在海边滩涂上，

潮退裸露虬结的树根，潮涨就是没顶之灾。但这种“水陆两栖”的植物忍耐了海水的泡浸，抗击

浪潮的冲刷，缓和了人类经受海啸和龙卷风袭击的残忍和惨痛。因此，它才那么绿，绿到近似黢

黑。它还有果实，有时我还会在靠近沙岸边的红树林上，摘到了铜钱大小的扁圆形的榄钱，小孩

子喜欢花，但红树林现在没有开花，我会把小时听父母说过的榄钱开花，龟鱼吃了有毒，怎么整

也有毒的原因讲给孩子听。孩子会似懂非懂地扬起小脸蛋，好奇地聆听着，像聆听从远而来的拍

岸海浪声。

我总是在红树林边缘徘徊良久，有时，红树林里会走出几个绾高裤腿的渔民，手上抓着小铁

勾，背上背着篾篓，孩子问他们是去捉鱼的吗？我也不懂他们去做什么，等他们走近了，就带孩

子去问他们，他们说海水退了后，就能走进红树林勾蟹。我果然看到他们的背篓里真的有一只一

只蠕动的肥硕青蟹，那些母蟹的黄膏堆了蟹壳一圈。

是啊，红树林是一个鱼仓宝库。大海是伟大的，生活在大海里的红树林是坚强的。我想起多

年前滨风文学社的兄长曾忠宁送给我的一张小图片，上面的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那就是“面对

大海，你永远觉得自己渺小”。我们无疑是要在大海面前谦虚和淡化自己甚至有一点点自卑，因

为我们总是站在大海的面前。现在面对海里的红树林，我似乎唤回来了一点勇气和信心，人生的

潮涨潮退又奈何得了本身顽强的生命？多大的苦水过顶后就开始回落过去和抚平伤痛。

人生的潮涨潮退其实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面前的大海还在，大海里的红树林的坚强意志和

顽强毅力还在。就像我们不在年少时远行，就像我们不应在离乡的年龄背井离乡，请我们记住：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年龄都可以从零开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年龄都可以归零。

遥远的红树林一定翠绿坚强依旧，因为有大海的湮灭历练，所以才拥有大海退让的盛满阳光

的美丽沙滩。请记住了，坚强伟岸的红树林就屹立在美丽的软土地沙滩上。


